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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鉞巖、井上秀天與臺灣佛教：兼論其禪學觀點



摘要 1

東亞佛教交流史是東亞文化發展史上重要的面向，而日治時期的臺灣佛

教是邁向現代的轉型階段，在那期間臺灣佛教與日本佛教的交會，自然是東

亞佛教史關鍵的環節之一。自 1896 年至 1900 年間，日本曹洞宗重要僧侶陸

鉞巖、井上秀天，他們兩人在臺灣致力於傳教弘法。陸氏掌理大臺南的布教

事業，設立國語學校，組織臺南婦人會，成立碧巖會，主持共修會等，推展

文教工作且講授禪學，撰述禪學論著。因其德高望眾，感化力強，成效顯著。

井上秀天除了參與陸氏的布教事業外，在與陸氏返回東瀛後，於 1902 年井

上氏再復來臺南並孜孜於創辦義塾，裨益於地方。井上氏之於禪學，不限於

曹洞宗禪法，他揭示自由開放取向，並與臨濟宗鈴木大拙論辯，展現其禪學

觀點。

關鍵字：陸鉞巖、井上秀天、臺灣佛教、曹洞宗、鈴木大拙

投稿日期 2023 年 3 月 20 日、送審日期 2023 年 4 月 13 日、通過刊登 2023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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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東亞佛教交流史是東亞文化發展史上重要的面向。1924 年，木村泰賢

（1881-1930）〈大乘佛教思想文化在東亞的開展〉1 篇章中有〈禪的種類及

其哲學意義〉2 與〈佛教思想的開展與禪的考察〉3 等文，關注禪學在東亞佛

教史上的開展、意義與地位。有關日治時期臺灣佛教「日、臺、中三地佛教

交涉史研究」議題，逐漸受到重視，4 而日治時期臺灣佛教是邁向現代的轉

型階段，在那期間臺灣佛教與日本佛教的交會，自然是東亞佛教史的環節之

一。5

林德林 6（1890-1951）〈臺灣佛教新運動之先驅〉一文，在臺灣佛教新

運動的「中心人物」一節中指出：

*　本文是筆者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東亞現代禪學在臺灣──以陸鉞巖、忽滑谷快天、井上秀天到王進瑞為

中心」（MOST109-2410-H-024-028）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研究過程中，承蒙江燦騰教授提供相關研究資料、

依觀法師協助日文翻譯與校正；2022年 12月 24日，聖嚴教育基金會主辦「第八屆近現代漢傳佛教論壇」之「與

談人」宣方教授、嚴瑋泓教授與龔雋教授之寶貴意見，以及 2023 年 7 月，《臺灣文獻》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

指正，在此一併致謝。

1　木村泰賢，〈大乘佛教思想文化在東亞的開展〉，收於氏著《根本佛教解脫道論──新大乘運動思想觀》（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1 年 3 月初版），頁 138-293。

2　木村泰賢，〈禪的種類及其哲學意義〉，《根本佛教解脫道論──新大乘運動思想觀》，頁 138-151。

3　木村泰賢，〈佛教思想的開展與禪的考察〉，《根本佛教解脫道論──新大乘運動思想觀》，頁 230-293。

4　1996 年江燦騰在《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 1895-1995》說：「嚴格來講，學界並無專著或單篇論文，專討論此

一問題的。筆者曾在《太虛前傳》……中，透過太虛的來臺、訪日和參加東亞佛教大會的經過，將日、臺、中

的三角佛教關係，曾作了部分說明。」（江燦騰，《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 1895-1995》，臺北：南天書局，

1996 年 3 月初版，頁 78）這以當時正領導中國佛教興革大業的太虛大師（1890-1947）抵臺一事，點出日治時

期日本佛教、臺灣佛教與中國佛教三者在那段特殊時代的臺灣發生「交會」。其中，《太虛前傳》，指的是江

燦騰《太虛大師前傳》（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3 年 4 月初版）。

5　此與日本海外殖民的宗教政策，以及日本各宗派之關係頗大，如甲午戰爭後，日本國民愛國情操高漲，海外布

教急遽發展等。這方面的相關論述，可參見闞正宗，〈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佛教的特點與研究〉，收於氏著《臺

灣佛教殖民與後殖民》（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14 年 6 月初版），頁 23-50。

6　林德林，1890 年生於西螺，約 16 至 22 歲在家鄉及其鄰近城鎮被人雇用。後出家禮拜基隆靈泉寺善慧法師

（1881-1945）為師，曾就讀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1920 年畢業，私淑忽滑谷快天（1867-1934）。1922 年，

建立「臺中佛教會館」。1923 年 11 月，創辦《中道》雜誌。1935 年，發表〈臺灣佛教新運動之先驅〉，對於

臺灣佛教冀於厚望，是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知識菁英之一。參見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林德林〉條（臺

南：妙心出版社，2013 年），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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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地（日本）輸入的各宗佛教，對本島（臺灣）人教化最深而

法緣最厚者可以說是曹洞宗。而且此時曹洞宗在臺灣教化的勢力，

也可以稱為優秀。所以斯時本島人信徒，不論上中下流，歸依曹

洞宗者居大半。7

日本曹洞宗人物抵臺且對臺灣佛教有過影響者，8如陸鉞巖（1855-1937）

與忽滑谷快天之外，在石井公成〈日本禪學的近代化與臺灣佛教──以忽滑

谷快天與井上秀天為中心〉9 一文，特別提到井上秀天（1880-1945），他是

隨陸鉞巖來到臺灣傳教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

陸鉞巖是日本曹洞宗重要僧侶，手島益雄《續名古屋百人物評論》，把

陸鉞巖列為「宗教家」，並言：「作為僧侶德望崇高。」10《大日本人物名鑑》

謂：「（陸鉞巖）宗門棟梁。」11 陸氏來臺布教弘法，於 1900 年由臺返日擔

任曹洞宗大學林校長，並以譯註日本曹洞宗祖師著作，如永平道元（1200-

1253）《正眼法藏》等禪書而聞名。12

隨陸鉞巖到臺灣，且與忽滑谷快天關係深遠的井上秀天，於 1880 年出

7　林德林，〈臺灣佛教新運動之先驅〉，收於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 ‧ 臺灣佛教篇》，《現代佛教學

術叢刊》第 87 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年 1 月初版），頁 77。亦可參見大野育子，〈日治時期佛教

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淡江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9 年 1 月），頁 1-207。

8　例如，曹洞宗布教師佐佐木珍龍（1895-1934），1895 年 6 月從軍來臺，1896 年 6 月在臺北軍隊慰問的過程中，

佐佐木與同宗布教師鈴木雄秀在西門街設立佛教會館，結合淨土宗、真言宗、真宗、實行教、日蓮宗等各宗布

教師，定期聚會演講。與此同時，佐佐木與鈴木兩師發起組織「大日本臺灣佛教會」，結合有志之士從事「對

本島人傳教，組織機構對本島人子弟施以日式教育，並欲發行其他雜誌」等。參見闞正宗，〈日僧佐佐木珍龍

的臺灣開教：佛教曹洞宗在殖民初期（1895-1901）的活動〉，《臺灣佛教殖民與後殖民》，頁 51-73。

9　石井公成著，廖欽彬譯，〈日本禪學的近代化與臺灣佛教──以忽滑谷快天與井上秀天為中心〉，《法鼓佛學

學報》第 27 期（2020 年 12 月），頁 1-31。

10　手島益雄，《續名古屋百人物評論》（名古屋：中京堂，1915 年 8 月），頁 209。

11　羅浮社出版部編纂，《大日本人物名鑑》（東京：羅浮社出版部，1921 年 11 月），頁 234。

12　陸鉞巖注，《冠註普勸坐禪儀‧冠註坐禪用心記》（東京：鴻盟社，1886 年 3 月）；懷奘記，陸鉞巖譯，《光

明藏三昧布鼓》（名古屋：圓通寺認可僧堂，1916 年 10 月）；太祖常濟大師著，陸鉞巖譯，《傳光錄布鼓‧

坤》（名古屋：圓通寺認可僧堂，1917 年 7 月初版）；太祖常濟大師著，陸鉞巖譯，《傳光錄布鼓‧乾》（名

古屋：圓通寺認可僧堂，1917 年 7 月初版）；琢宗禪師著，陸鉞巖譯，《永平正法眼藏知津布鼓》（名古屋：

圓通寺認可僧堂，1921 年 9 月）；高祖承陽大師著，陸鉞巖譯，《正法眼藏布鼓》（名古屋：圓通寺認可僧堂，

193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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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日本本州西部的鳥取縣。1889 年小學畢業後，禮倉吉市曹洞宗寺院吉

祥院住持豐田仙如為師，成為其弟子。從米子中學畢業後，於 1895 年進入

曹洞宗大學林深造，並從鳥取景福寺住持陸鉞巖研習印度哲學。1896 年，

以「瑞少峯景福寺第一座」的身分，輔佐住持陸鉞巖，13 與臺灣佛教有其淵

源，也與中國佛教太虛大師（1890-1947）有所交流，14 在禪學研究上頗有成

就，是在胡適（1891-1962）之前批評鈴木大拙（1870-1966）禪學的重要學

者。

目前學界同時對於陸鉞巖與井上秀天兩人之研究，特別是針對他們與臺

灣佛教之關係，並無專文。本文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法，就「前人有關陸鉞巖

與井上秀天研究之評述」、「陸鉞巖在臺灣之佛教行誼及其禪學觀點」與「井

上秀天在臺灣之佛教行誼及其禪學觀點」等論述之，期以彰顯陸鉞巖與井上

秀天兩人在臺傳教弘法之軌跡，及其對臺灣佛教之貢獻與影響，同時探析兩

人之禪學觀點。

貳、前人有關陸鉞巖與井上秀天研究之評述

截至目前，學界針對陸鉞巖與井上秀天的研究論著並不多，茲分別擇要

說明之：

一、有關陸鉞巖之研究論著

關於陸鉞巖之相關研究，主要有下列四作：其一，2001 年，溫國良編

13　赤松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其生涯與平和論及禪思想〉（收於《龍谷大學論集──創立三百五十周年

紀念特集》，龍谷學會，1989 年 11 月），頁 519。

14　井上秀天曾於 1923 年 12 月 6 日寫信給太虛大師。此信中，井上秀天先致謝太虛大師贈送他《因明概論唯識

學大綱》，又稱許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事業是中國佛教的新機運，並向太虛大師表示：自己有公職，頗忙，

但「有餘暇，則默想讀書執筆。倦則用勞於菜園花田，避人煙，與天然相交。」井上秀天同時回贈《禪的新

研究》，請太虛大師不吝指正。井上秀天，〈致太虛大師函〉，《海潮音》第 4 卷第 12 期（1923 年 12 月），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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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 28 年至昭和 20 年》一書，指

出 1897 年 3 月，陸鉞巖繼任為臺南布教主任，該書云：

此人德高望重、人格高尚、學識淵博，遠勝其他宗派教師。……

非但獨受內地（日本）人之敬重，且本島（臺灣）人亦深仰其德望，

故信徒有日增之傾向。15

此勾勒出陸氏學行、人格，以及在臺灣受到景仰的一面。

其二，2004 年，闞正宗《臺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壹、寺院文化篇」

中「日據時期日本曹洞宗派下寺院調查報告書」一節中，指出陸鉞巖布教臺

南之初，確信以學校教育方式布教，對當地人是最好的。即為了進入永久性

的信仰，就必須從教育方面來布教。為此，他相繼創立日語學校、裁縫學校，

在教授及設備上，在臺灣是一流的。另外，陸氏定期舉辦禪學講座，開設慈

善會、婦女會，努力擴充會員，逐漸增強與本地的親密度。16

其三，2008 年，釋慧嚴《臺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第三篇：日本佛

教的傳入」中「第二章曹洞宗的臺灣開教」，說明陸鉞巖在臺南布教情況，

包括其重視國語學校（含夜間學校），為教授日本人的官民臺灣語之土語

（臺灣語）學校，為婦女設立之裁縫學校，組織了臺南婦女會（每月舉行共

修會），以及成立了臺南佛學會等。17 認為陸氏成立臺南婦女會，「以每月

共修的方式，來培養與會者信心，這應該是臺灣佛教寺廟內，有婦女會定期

共修的來源吧！」18 賦予積極的歷史定位。

15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 28 年至昭和 20 年》（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1 年 12 月出版），頁 61。

16　闞正宗，《臺灣佛寺的信仰與文化》（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4 年 10 月初版），頁 36。

17　釋慧嚴，《臺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 年 5 月初版），頁 303-306。

18　釋慧嚴，《臺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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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2018 年，江燦騰主編《跨世紀的新透視：臺灣新竹市 300 年佛

教文化史導論》說：「（陸鉞巖）是當時曹洞宗在臺灣最具教界聲望的高

僧。」19 然隨陸鉞巖到臺灣致力於傳教弘法的井上秀天，江書卻略過。

二、有關井上秀天之研究論著

關於井上秀天之相關研究，重要者有下列三作：其一，1989 年，赤松

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其生涯與平和論及禪思想〉一文，除「前言」與

「結語」外，就「生涯的概觀」、「和平論及其諸相」、「禪思想與佛教立

場的性格」與「婦人參政權及其政治論」等面向加以梳理。在「禪思想與佛

教立場的性格」上，該文指出：

對於佛教與禪，井上所抱持的，並不是單純的肯定及繼承曹洞宗

教團及其教學傳統，而是堅守作為新佛教徒同志會之綱領的「自

由探討宗教」的態度，相對於傳統的禪思想與教團權威，他秉持

的是自由的立場，他認為「相較於探求古來的禪者之所言，禪的

研究者所應著眼的，應在於彼等所行履的符合正禪的行蹟。沒有

倫理的實踐躬行伴隨的禪的研究，只是一種遊戲，對於社會不具

任何貢獻」。20

這勾稽出井上氏的禪學並不限於曹洞宗的傳統，而是開放地採取自由探

求禪思想的立場，同時強調實踐的功夫。

其三，2008 年，石井公成〈明治時期海外渡航僧諸相──北島道龍、

小泉了諦、織田得能、井上秀天、達磨波羅〉，21 特介紹井上秀天《印度事

19　江燦騰主編，《跨世紀的新透視：臺灣新竹市 300年佛教文化史導論》（臺北：前衛出版社，2018年 7月初版），

頁 96。

20　赤松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其生涯與平和論及禪思想〉，頁 536。

21　石井公成，〈明治時期海外渡航僧諸相──北島道龍、小泉了諦、織田得能、井上秀天、達磨波羅〉，《近

代佛教》第 15 期（2008 年），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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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一書是具有西洋風的有關地理學的著作，風格迥異於北島道龍與南條文

雄（1849-1927）的印度見聞記；以及視世尊為宗教家、思想革命家的觀點。

其三，2018 年，上山慧〈井上秀天與初期社會主義者的關係──以神

戶平民俱樂部活動與大逆事件為中心〉22 一文，除「前言」與「結語」外，

就「神戶平民俱樂部的會員」、「與中央的社會主義者交流」、「井上秀天

與大逆事件」等層面論述之。

其四，2020 年，石井公成〈日本禪學的近代化與臺灣佛教──以忽滑

谷快天與井上秀天為中心〉。23 該文就「忽滑谷快天」、「忽滑谷快天與臺

灣佛教」、「曾景來的思想與日本的佛敎學」與「井上秀天」論述之。其中，

提出「印順法師是否看過秀天的著作」與「秀天禪的研究是否給予臺灣佛教

影響」，24 實可進行進一步探究。

叁、陸鉞巖在臺灣之佛教行誼及其禪學觀點

作為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前期傑出佛教人物，陸鉞巖在臺灣傳教弘法，

雖然時間不算長，卻有諸多建樹，帶來社會作用與歷史影響。

一、陸鉞巖在臺灣之佛教行誼

依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刊的《宗報》載，1896 年 7 月，特派陸鉞巖、

長田觀禪、芳川雄悟三位布教師來臺，並於臺北設置曹洞宗宗務支局，任

陸氏為教務監督。25 而依該宗〈臺灣布教案〉第 1 條第 1 項，其任務主要在

22　上山慧，〈井上秀天與初期社會主義者的關係──以神戶平民俱樂部活動與大逆事件為中心〉，《歷史與神戶》

第 57 卷第 3 號（2018 年 6 月），頁 3-18。

23　石井公成著，廖欽彬譯，〈日本禪學的近代化與臺灣佛教──以忽滑谷快天與井上秀天為中心〉，頁 1-31。

24　石井公成著，廖欽彬譯，〈日本禪學的近代化與臺灣佛教──以忽滑谷快天與井上秀天為中心〉，頁 24。

25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臺灣島布教案〉，《宗報》第 1 號，1897 年 2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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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統理宗門寺院，招徠懷柔僧侶及開諭化導信徒。26 其後不久（1897 年 3

月），陸鉞巖奉命任職「臺南兼安平嘉義駐剳」，27 即承擔大臺南地區（含

安平、嘉義）之布教事業，駐錫臺灣至 1900 年。28

 關於日治初期臺灣宗教概況，陸鉞巖在〈臺灣與佛教〉文中云：

由來臺灣的宗教乃是佛教，臺灣是純粹的佛教島，從表面上看來，

臺灣的宗教似乎是孔老釋三教併混，但實際絕非如此。雖然臺灣

隨處的寺院多奉祀孔子、關羽等像，又於一定時日舉行祭奠，此

外，又有所謂的道士主掌中下層的葬送儀式等，然此絕非三教混

淆所致，教育、政治與文學等方面，是受儒教影響，而宗教方面，

則受佛教感化。29

可見他對臺灣佛教的觀察，並不停留於表層。陸氏植基於佛教情懷，在臺期

間矻矻於組織之建構，以及多項文化教育事業與傳教弘法活動之推展，重要

者臚列如下：

其一，設立國語學校等教育機構。1897 年 3 月，陸鉞巖到臺南履新，30

他鑒於學校教育有助於布教，31 乃在上任之後，除了繼續經營前任芳川雄悟

在萬福庵 32 創設的國語學校之外，於同年 4 月增設一校於臺南寺 33 內（含夜

26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臺灣島布教案〉，《宗報》第 1 號，1897 年 2 月，頁 12-13。

27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在臺布教師教區指定臺灣布教師〉，《宗報》第 3 號，1897 年 3 月，頁 2。

28　〈臺南通信〉，《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9 月 18 日。

29　陸鉞巖，〈臺灣與佛教〉，《臺灣新報》，1896 年 11 月 26 日。

30　日本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史編纂委員會，《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史》（東京：曹洞宗宗務廳，1980 年），頁

68。

31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臺灣島視察書〉，《宗報》第 8 號，1897 年 4 月，頁 9-10。

32　位於臺南市中西區的觀音寺，建於 1692（康熙 31）年。日治時期與曹洞宗締結本末關係。

33　指的是「大天后宮」。日本曹洞宗申請擬把「大天后宮」改稱為「臺南寺」。據溫國良〈日據初期臺南媽祖

宮申請改號始末〉云：「媽祖宮成為曹洞宗之分寺後，於 1898 年 2 月 10 日，向臺南縣提出改號為『臺南寺』

之申請。臺南縣認此並無不妥，故乃同意其申請，並於同年 4 月 1 日函報總督府。……惟總督府方面認此舉

不妥，……本案不予核准。」（《臺南文化》新 46 期，1998 年 12 月），頁 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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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國語學校）。34 而依該年 6 月，陸氏向宗務局提報的〈臺南布教〉一文，

於臺南寺內的國語學校課程中，有「禪學講義」一門。35

其二，組織臺南婦人會。1897 年 6 月，陸氏組織了「臺南婦人會」，

會員 267人，每月 28日舉辦共修會。36 可以說，陸鉞巖組織「臺南婦人會」，

為日後林秋梧（1903-1934）37 於 1933 年在開元寺舉辦「婦人講座」，講述

大乘經典《佛說堅固女經》；38 高執德（1896-1955）39 於 1936 年創辦「佛教

婦人會」40 等所延續與繼承。

其三，成立碧巖 41 會。1898 年 6 月起，陸氏尚在臺南衛戍醫院成立「碧

巖會」，召集信眾共同研讀《碧巖錄》等禪書及支那（中國）哲學。42 陸鉞

巖對於「碧巖會」的成立，相當重視，鄭重於 1899 年 7 月 5 日舉行紀念會。

《臺灣日日新報》載「禪學碧巖會」云：

34　據釋慧嚴〈西來庵事件前後臺灣佛教的動向──以曹洞宗為中心〉的考察，陸鉞巖在臺南寺辦理的國語學校，

開設初期，學生多達 90 多名﹔第二年，增加到 156 人﹔第三年，再度提高為 236 人。該校學生數成長之快，

在當時臺灣是值得注目的。畢業生或修業生中，有被諸官廳聘任為通譯及書記者。此外，陸鉞巖為教授在臺

南的日本官民學習臺灣語，於 1898 年 5 月開設土語學校，由通達臺灣話的岡田原龍、竹島文伶督導三名臺灣

人的教員（如陸振芳、葉壽臣、邱錫三）教授之，當時學員有 82 名之多。除了語言學校，陸氏也為日本人的

婦女設立裁縫學校，教導裁縫、編織、看護等，當時學員也有 53 名（《中華佛學學報》第 10 期，1997 年 10
月，頁 299）。

35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臺南布教〉，《宗報》第 15 號，1897 年 8 月，頁 17-18。

36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雜報〉，《宗報》第 66 號，1899 年 9 月，頁 10。

37　林秋梧，1903 年生於臺南市。1927 年，拜開元寺得圓和尚（1882-1946）為師，步入禪門，後以開元寺派遣

留學生身分，赴日本東京駒澤大學留學。1933 年出版《真心直說白話註解》（臺南：開元禪寺，1933 年），

1934 年出版《佛說堅固女經講話：一名佛教的婦女觀》（臺南：開元禪寺，1934 年）。參見藍吉富主編，《臺

灣佛教辭典》〈林秋梧〉條，頁 248-249。

38　林秋梧，〈佛說堅固女經講話（一）〉，《南瀛佛教》第 11 卷第 11 號（1933 年 11 月），頁 23-26。

39　高執德，彰化人，生於 1896 年。1926 年赴日本駒澤大學求學，1930 年畢業返臺。1943 年參與「大東亞佛教

青年會」，並擔任開元寺住持。1947 年被推舉為南京召開全國佛教會臺灣代表。後遭保密局逮捕，1955 年被

槍決。參見藍吉富主編，《臺灣佛教辭典》〈高執德〉條，頁 324-326。

40　《南瀛佛教》編輯部，〈臺南佛教婦人會發會式〉，《南瀛佛教》第 14 卷第 6 號（1936 年 6 月），頁 60。

41　柳田聖山（1922-2006）指出：「室町時代的禪的主流在臨濟禪，但它並不是忠實地繼承臨濟義玄（？ -867）
的《臨濟錄》，而是碧巖禪，這始終都是五山的禪。」。柳田聖山著，毛丹青譯，《禪與中國》（臺北：桂

冠圖書公司，1992 年），頁 163-164。

42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臺南教況〉，《宗報》第 46 號，1898 年 11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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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學碧巖會的一周年紀念會於二十五日在臺南寺召開，會場的佈

置相當莊嚴，鐘響五下之後，首先由結城幹事作事蹟報告，其次

由梶川幹事長朗誦賀詞之後，進而有來賓磯具知事以一個多鐘頭

的時間開講有關佛教的種種方面，以及川原法院長以「空」作為

致詞，陸鉞巖師的誠摯親切的講述，乃至會員岡部的梵語唱誦，

最後由結城幹事代讀前會員嘉義栗田軍醫正以及臺北黑須獸醫監

等人的賀詞賀電作為結束。會桌上，茶菓之外，還置放《曹洞教

會修證義》與《四恩一夕話》兩書贈送會員。此日原先還預定由

高井旅團長發表有關劍術與禪理的演講，因高井臨時有事缺席，

實屬遺憾。43

上面這些之外，陸鉞巖從開教初期，在臺南翻譯王慶的協助下，經常拜

訪附近一帶的城隍廟、岳帝廟、開隆宮、德善堂、觀音亭等，為地方普羅大

眾作定期的弘法布教。到了 1899 年以後，他也利用夜間，指派井上秀天、

岡田原龍、大場道賢諸布教師到德化堂、廣慈院、萬福院等末寺主持共修

會。44

回溯陸鉞巖自 1896 年至 1900 年駐錫臺灣，歷任教務監督、布教師。他

喜好撰作酬對詩與禪詩，如初到臺灣，在中秋佳節拈詩作對，其〈仲秋觀月

拈十一尤韻〉云：「竢入中秋皎月淨，今霄綺當恰遊仙。此筵休問禮無禮，

忘主忘賓是中秋。」45 又〈公會唱和〉云：「臺州原是日州鄰，今入版圖精

益親。堪祝艋津士商會，從斯全臺亦迎春。」46 這些體現了他的詩情與心境。

陸鉞巖對臺灣佛教頗有貢獻，在其離臺回日本擔任曹洞宗大學林校長

43　陸鉞巖，〈禪學碧巖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南特信」，1899 年 7 月 5 日。

44　陸鉞巖，〈臺南教況〉，《宗報》第 62 號，1899 年 7 月，頁 12。

45　陸鉞巖，〈仲秋觀月拈十一尤韻〉，《臺灣新報》「中秋夜龍山寺官紳賞月雅會分韵」，1896 年 9 月 27 日。

46　陸鉞巖，〈公會唱和〉，《臺灣新報》「祝艋舺士商公會開筵」，1896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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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臺灣日日新報》記載他對臺灣的功績，以及信眾對他的感恩之情：

作為曹洞宗布教師，前後三年駐錫臺南，在布教、教育方面，績

效頗豐，更且曾巡禮印度聖蹟，視察安南、暹羅、南清等地佛教

的陸鉞巖，被視為如同「活如來」，此次因榮陞大學林校長，須

前往東京，為此，信徒等聚資數百元，贈予袈裟及緇衣。47

與上述相近，1900 年 10 月《宗報》第 92 號，〈陸鉞巖師榮陞與贈謝

德品〉亦載云：

陸師作為曹洞宗布教師，自二十九年春以來，五年之間，一次也

不曾回返內地，一直竭其全力於布教事務。……其布教成果，不

僅可以說臺灣全島各宗無出其右，更可以說臺灣佛教幾乎是成於

陸師之手，此乃一般人民之所公認。此次對於陸師因榮陞曹洞宗

大學林，即將離臺一事，臺南人民甚為不捨，於陸師起程之前日

以及出發當天，安平港遍見送行之人。48

這段文字如實記載，尤其是「臺灣佛教幾乎是成於陸師之手」，說明了陸氏

在臺南布教及教育上的付出、成就與貢獻。

二、陸鉞巖的禪學觀點

1886 年，陸鉞巖《冠註普勸坐禪儀 ‧ 冠註坐禪用心記》一書，對日本

曹洞宗被尊為高祖的永平道元《普勸坐禪儀》，以及中興日本曹洞宗而被稱

為太祖或常濟大師的瑩山紹瑾（1268-1325）《坐禪用心記》作註疏解，以

為學者相互參照 49。該書「例言」云：

47　《臺灣日日新報》編輯，〈臺南通信〉，《臺灣日日新報》「雜報」，1900 年 9 月 18 日。

48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陸鉞巖師榮陞與贈謝德品〉，《宗報》第 92 號，1900 年 10 月，頁 12。

49　有關永平道元與瑩山紹瑾禪觀之別，可參見吉津宜英著，林鳴宇譯，〈道元、瑩山坐禪觀之較析〉，收於楊

儒賓等編，《東亞的靜坐傳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 2 月初版），頁 24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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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合高祖《普勸坐禪儀》、太祖《坐禪用心記》二書為一冊，

蓋二祖之作，為學者開撥草瞻風之玄關，示修證一如之妙道。《坐

禪儀》，雄渾敦實；《用心記》，周密稠緻。學者互參照共，不

可離者，因同刊，謀流通云。50

其中，「撥草瞻風」意謂撥除無明之荒草，瞻望佛祖之禪風，乃引自《碧巖

錄》。51 陸氏稱譽高祖《普勸坐禪儀》與太祖《坐禪用心記》二書有撥草瞻

風之功，而其註文明白流暢，思縝意密，方便學者理解與運用，實有功於習

禪者。

再者，陸氏發表於《臺灣新報》的〈禪餘漫言〉、〈臺灣與佛教〉、〈禪

學研究論〉，以及刊於《臺灣日日新報》的〈碧巖錄提唱〉、〈禪學碧巖會〉

諸文，都散郁其禪學思想，足堪參究與品味。 如其〈禪餘漫言〉云：

臺北嶂圍四，中看淡水湲。武陵休覓遠，疑是小桃源。瀛島佛元熾，

禪門特擅威。播宗須竭力，滿地祖風吹。曹洞源源水，流東再入南。

好□無字字，所願此民□。皇化全島洽，到處旭旗飄。可奮秋津士，

南洋嶼不遙。秋霖天畫闇，窓外水充溝。不思鄉關遠，臺州今日州。

糟粕本無真，古書多謬人。要開天外眼，寰宇作吾臣。一喝白雲散，

片彈青嶂崩。何邊別傳旨，火裏結清冰。52

其中「瀛島佛元熾，禪門特擅威」，說的是臺灣佛教禪學興盛；「播宗須竭力，

滿地祖風吹」，講的是克盡心力弘揚曹洞宗；「糟粕本無真，古書多謬人」，

強調自悟自證的重要；「何邊別傳旨，火裏結清冰」，指出證悟如火中生冰，

50　陸鉞巖注，《冠註普勸坐禪儀‧冠註坐禪用心記》，頁 1。

51　宋．圓悟克勤著，日本．伊藤猷典校定，《碧巖集定本》第二十則云：「翠巖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

衲子，皮下還有血麼？』大溈喆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與後人為規為鑒。』」

收於藍吉富主編，《禪宗全書》第 89 冊，臺北：文殊出版社（1990 年 4 月初版），頁 115。

52　陸鉞巖，〈禪餘漫言〉，《臺灣新報》「文苑」，1896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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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潔如水。這首詩勾勒日本曹洞宗傳佈至臺南的脈絡及其宗風精神。

陸鉞巖對禪宗有其基本理解，其〈禪學研究論〉云： 

禪學宗旨之高尚，禪學宗趣之卓見，禪學研究之枝葉非只區區如

此。古來視禪學乃聖道門中真理研究之極近道，不可拘泥於區區

枝葉之論，以令人直接徹契根源為其目的。53

在他看來，禪學旨趣高尚、卓越，直契佛法義諦。

陸鉞巖駐錫臺灣期間，到處宣講禪學，如《臺灣日日新報》1898 年 7

月 26 日載〈碧巖錄提唱〉：

《碧巖錄》提唱：自今日起，每日午後四點，臺南寺寺主曹洞宗

布教使陸鉞巖應邀開講，任何人皆許傍聽。心清身自涼之古句，

豈僅只參禪之學。由來聽聞渡臺之人妄想多，故應抽暇參聽，開

啟正覺妙智之活眼，學習出世道學。54

「心清身自涼」，乃破除妄想，出世之道，由聞思而來。此段史料，點出了

陸氏在臺南一帶弘揚曹洞禪學、布教方式及其對地方文化所起之效應。

除了上述之外，陸鉞巖曾於 1899 年 9 月到印度與斯里蘭卡等國家進行

宗教考察，並撰〈海外宗報視察略記》一文，分別為〈支那漳州南山寺（大

禪剎）〉、55〈新嘉坡所見〉、56〈錫蘭島〉、57〈印度內地之部〉、58〈支

53　陸鉞巖，〈禪學研究論〉，《臺灣新報》「寄書」，1896 年 12 月 5 日。

54　陸鉞巖，〈碧巖錄提唱〉，《臺灣日日新報》「臺南特信」，1898 年 7 月 26 日。

55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支那漳州南山寺（大禪剎）〉，《宗報》第 70 號，1899 年 11 月，頁 15。

56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新嘉坡所見〉，《宗報》第 71 號，1899 年 12 月，頁 15-16。

57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錫蘭島〉，《宗報》第 72 號，1899 年 12 月，頁 15-16；第 74 號，1900 年 1 月，頁

12；第 75 號，1900 年 2 月，頁 16。

58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印度內地之部〉，《宗報》第 76 號，1900 年 2 月，頁 13-14；第 80 號，1900 年 4 月，

頁 16；第 82 號，1900 年 5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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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童山弘法寺現今狀況〉59 等文，記錄當時亞洲佛教發展之概況，值得參

見。

陸氏返回日本故土後，1917 年，出版《傳光錄布鼓 ‧ 乾》與《傳光錄

布鼓 ‧ 坤》二書，乃針對瑩山紹瑾主要著作《傳光錄》加以註譯，內容是

記錄從釋迦牟尼佛到孤雲懷奘（1198-1280）等曹洞宗歷代祖師，是「一佛

五十二祖」的生平系譜。這些論著，應也是他有功於禪宗史的一部分。

肆、井上秀天在臺灣之佛教行誼及其禪學觀點

作為陸鉞巖在臺實踐佛教弘法利生志業的得力助手兼後續堆動者，井

上秀天在臺南的耕耘與成果，也是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發展史上值得記載的事

蹟。

一、井上秀天在臺灣臺南的行誼

井上秀天在臺灣的主要行誼，是在臺南布教並開設義塾。1896 年，陸

鉞巖奉派抵臺駐錫臺南寺布教所，井上秀天隨行，在陸氏的指導下，從事布

教弘法活動，之後又獨自在臺南開設義塾。1897年 7月 4日《臺灣新報》「雜

報」之〈修學旅行的決定〉中「井上教師」即是井上秀天。該文云：

日前就全島國語（日語）傳習所二十五名的畢業生，此次進入國

語學校就學，以及學術研究與觀光，師生將前往東京旅行之事所

做的討論，今已獲得通過，亦即近期將由本田教授及井上教師率

隊出發。職員方面，內地的車資及船資每日補助三十五錢，同於

59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支那天童山弘法寺現今狀況〉，《宗報》第 83 號，1900 年 6 月，頁 16；第 84 號，

1900 年 6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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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生方面，內地的車資一哩二錢，船資一海里二錢，每日

補助五十錢。60

又據《宗報》第 46 號所載 1898 年 11 月〈臺南教況〉中「臺南寺的大

中元會」云：「（9 月 9 日）……此夜內地人來拜訪者實際上也很多，其中

重要的人是磯貝知事、大津警部長、河原法院長、井上、栗田、笠島、三少

佐等。」61 此中的「井上」，指的是井上秀天。

另據《宗報》第 61 號所載 1899 年 5 月〈臺南教況〉云：

臺南曹洞宗務支局中，現今局長陸鉞巖和尚之外，又有竹島文

伶 62、岡田原龍、大場道賢、島津博巖與井上秀天等五位輔助員，

其教績於全島各宗中高佔第一。該支局所設立的學校有如次三種，

尤其是國語學校，實有凌駕官立學校之勢，今揭此三校概況如次：

1. 國語學校：目前學生有二百三十六名，該校的畢業生、修業生

直至今年六月一日為止，被聘用為官廳的通譯或書記等者，達

三十一名之多。

2. 臺語學校：為教授內地官民臺語，於去年五月所開設者，目前

有八十二名學生。岡田原龍與竹島文伶通曉臺語，故此二人帶

領當地教員三名，每夜授課，直至本月五日為止，全科畢業者

有十四人。

60　《臺灣新報》編輯，〈修學旅行的決定〉，《臺灣新報》「雜報」，1897 年 7 月 4 日。

61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臺南教況〉，《宗報》第 46 號，1898 年 11 月，頁 12-13。

62　安藤嶺丸編《曹洞宗名鑑》：「（竹島文伶）生於明治 5 年（1872）……。明治 18 年（1885）8 月 8 日，禮

大阪市天王寺町鳳林寺魁澤重為師……。明治 23 年（1890）9 月進入曹洞宗大學林學習，27 年 4 月畢業。同

年 4 月，在大本山（永平寺）舉行轉衣儀式……。30 年 6 月渡臺，於臺北曹洞宗布教所從事布教，且於日臺

語學校學習臺語，畢業之後則教授日臺語。33 年（1900）9 月前往中國，駐錫福建省興化甫田縣，布教三年。

35 年（1902）10 月歸國，……大正元年，由於各個宗派的共同參與，遂將醇厚會改稱為醇厚院。師因其溫厚

至誠，布教盡力，故被稱為縣下代表性的教家。」（東京：壬子出版社，1916 年 1 月），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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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裁縫學校：為教授內地婦女裁縫而設立者。目前有五十三名學

生，每日教授裁縫、編織以及其他婦女必備的看護方法等。看

護法是由衛戍醫院的軍醫，與看護長等無酬執教。63

1899年 9月，井上秀天隨陸鉞巖至中國的廈門、福州、廣東，以及香港、

新加坡，斯里蘭卡的可倫坡，印度的孟買，以及韓國等地作宗教考察。1899

年以後，井上秀天經常利用夜間與岡田原龍、大場道賢、島津博巖等曹洞宗

布教師，到臺南市中西區的廣慈庵、德化堂、萬福院等道場舉辦共修會並講

說佛法。64

井上秀天回日本後，於 1902 年 3 月，又再次到臺灣臺南，致力於弘法

事業並「創辦義塾」。據《宗報》第 143 號所載 1903 年 1 月〈臺南義塾〉云：

先前曾隨行陸鉞巖和尚遊歷南清、印度諸國歸來的井上秀天和尚，

於去年三月再次南渡臺南，獨自在臺南創辦義塾。召集該地的警

察、憲兵、軍人及政府官員四十餘名，開設漢學、英語、數學、

簿記學等科目，聘請數名講師熱心教授。井上秀天雖是曹洞宗僧

侶，然仍受臺南新樓英國長老會直轄的福音大學講師囑託，每日

於該教會授課二小時，此舉堪稱本宗僧侶之美談。65

井上秀天與基督教長老教會交流。1903 年 9 月，井上氏於臺南出版作為考

察印度宗教兼遊記的《印度事情》，66 並發行《友之聲》與《臺南寺》等。67

63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臺南教況〉，《宗報》第 61 號，1899 年 5 月，頁 16。

64　陸鉞巖，〈臺南教況〉，《宗報》第 62 號，1899 年 7 月，頁 12。

65　日本曹洞宗宗務局編，〈臺南義塾〉，《宗報》第 143 號，1903 年 1 月，頁 7。

66　井上秀天，《印度事情》（臺南：龍泉堂書房，1903 年 9 月臺南義塾藏版）。赤松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

──其生涯與平和論及禪思想〉：「1903 年 8 月在臺南出版《印度事情》。」（頁 519）

67　赤松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其生涯與平和論及禪思想〉，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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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臺之曹洞宗僧侶，與返回日本之井上秀天互有交流，並以詩文表達思友

之情，68 見證井上秀天與臺南的因緣。

二、井上秀天的禪學觀點

井上秀天雖然因在 1910 年至 1911 年「大逆事件」69 中，遭到日本政府

當局「家內搜查」，而與曹洞宗教團的關係決裂，遂脫離曹洞宗僧侶的身分，

然也從此開始他佛教與禪的研究；70而其思想核心，深受日本1899年成立「佛

教清徒同志會」（後更名為「新佛教徒同志會」）71 的影響，在該組織發行

之《新佛教》發表批評文章。如赤松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其生涯與平

和論及禪思想〉所云：

明治 44（1911）年……（井上秀天）在《新佛教》撰文……且提

出非戰――和平論。……以佛教與禪之研究為核心的思想表現以

68　如1912年10月，今西臥雲〈中秋書感寄秀天居士〉云：「節入中秋風物清，滿天灝氣不堪情。客窓今夜思君處，

空抱芳樽對明月。」（今西臥雲，〈中秋書感寄秀天居士〉，《臺灣日日新報》「詞林」，1912年 10月 11日）；

又 1914年 4月，花和尚〈頓狂詩．序〉云：「余此頃於上腳生疔瘡，請醫士切開治療之。偶秀天居士有信告曰：

『因疝痛，為腰拔療，養於北投養生館。』因戲賦此贈。」（《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 4月 30日）花和尚〈頓

狂詩〉云：「君拔腰兮我切腳，拔腰切腳共因緣。壺中美酒何堪飲，枕上殘花也可憐。昔日精神縱未滅，此

頃痛味幾時遷。笑談無友心寥寂，恨惹臺南炎熱天。」（同上）井上秀天因「大逆事件」受牽連，於 1910 年

脫離曹洞宗僧侶的身分，故被稱「秀天居士」。

69　關於此事，楊曾文《日本佛教史》載云：「在 1910 年到 1911 年日本政府製造『大逆事件』冤案殺害幸德秋

水（1871-1911）等人的過程中，受牽連受迫害的人中也有僧人。其中有曹洞宗的內山愚童（1874-1911）（死

刑）、真宗大谷派的高木顯明（無期徒刑）、古義真言宗的毛利柴庵（家內搜查）、曹洞宗的井上秀天（家

內搜查）等。……各宗各局都站在政府一邊，把內山愚童……（等人）開除出教團。」（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5 年 9 月初版，頁 605-606）上山慧〈井上秀天與初期社會主義者的關係──以神戶平民俱樂部活

動與大逆事件為中心〉：「1910 年 8 月 9 日，井上撰述〈不問答〉一文。該文與內容敗壞風俗而被禁的小山

內薰的短篇小說集《笛》有關。在文章中，井上指出『實際上，可以說日本並無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

自由，但貴族卻有行為不軌的自由，高等官吏有淫亂行為的自由』。……井上又如次論道：『從去夏至今夏，

被三名探員約談五、六次。善良無比，毫無惡意，幾近於完美的筆者，竟被內務省視為是社會主義者的同路

人。』」（《歷史與神戶》第 57 卷第 3 號，頁 12）。

70　赤松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其生涯與平和論及禪思想〉，頁 521-523。

71　「新佛教徒同志會」之六條綱領是：「一、我們以佛教的健全信仰為根本義。二、我們振興普及健全的信仰、

知識及道義，並致力於社會的根本改善。三、我們主張自由探討佛教和其他宗教。四、我們主張斷絕一切迷信。

五、我們不認為有保持歷來的宗教制度及其儀式的必要。六、我們排斥政治上的保護和干預。」楊曾文主編，

《日本近現代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 3 月初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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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會批評的論說是透過此雜誌（《東洋文化》）而開展。72

他與忽滑谷快天的情誼持續且深遠，在忽滑谷氏所主辦的《達磨禪》發表多

篇論文，如赤松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其生涯與平和論及禪思想〉又云：

（井上秀天）在駒澤大學的教授忽滑谷快天主辦的東京佛心會雜

誌《達磨禪》中，連續發表〈禪的公案的現代觀察〉、73〈無門關

的研究斷片〉、〈禪的自由討究斷篇〉74 等。……也與陸鉞巖、山

田孝道、忽滑谷快天、山上曹源、石川覺證、山根天龍、秦慧昭

等人的教團所屬禪僧有所來往。75

可見井上秀天醉心於禪學探究，並與當時同領域學者多所交流，益使他在禪

學研究因同儕的激盪而有豐碩的成果。

井上秀天長期關注佛教禪宗，著有《現代新譯《碧巖錄》詳解》、《禪

の現代的批判》、《無門関の新研究》、《碧巖錄詳解》、《碧巖錄の現代

的解說》，《達磨禪の新研究》等書，以及〈禪的公案的現代觀察〉、〈禪

的自由討究斷篇〉、〈關於禪宗之公案〉等文，可見其對禪學觀點乃著眼於

「現代」、「批判」、「新穎」與「自由」之研究取向。其《碧巖錄詳解》

還典藏於林德林所主持的「臺中佛教會館」。76

此外，曹洞禪的井上秀天與臨濟禪的鈴木大拙，針對禪學早在 1918 年

即有爭辯。1918 年 5 月井上秀天出版《現代新譯《碧巖錄》詳解》77 一書，

72　赤松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其生涯與平和論及禪思想〉，頁 522-523。

73　井上秀天，〈禪的公案的現代觀察（一）〉，《達磨禪》第 3 卷第 9 號（1919 年 9 月），頁 23-26；〈禪的

公案的現代觀察（二）〉，《達磨禪》第 4 卷第 4 號（1920 年 4 月），頁 29-33。

74　井上秀天，〈禪的自由討究斷篇〉，《達磨禪》第 4 卷第 12 號（1920 年 12 月），頁 22-27。

75　赤松徹真，〈井上秀天的思想──其生涯與平和論及禪思想〉，頁 536。

76　參見臺灣大學「臺灣佛教史料庫」中「臺中佛教會館特藏」，網址：http://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
TAIWAN/。

77　井上秀天，《現代新譯《碧巖錄》詳解》（東京：大鐙閣，19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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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木大拙 1918 年 7 月在《禪道》發表〈讀現代新譯《碧巖錄》詳解〉78 一文

批評之。鈴木氏批評井上秀天的解釋是把「《碧巖錄》當作死物處理」。其

文云：

第一，態度的問題。「無門關解釋」一書的作者紀平說「自己連

十分鐘的禪坐也沒有」，井上並沒有作此說，因此對於禪，應是

多少有實際的體驗。但可以發現對於禪之悟，著者是立於文字的

解釋之上。對於文字的解釋若能適切，禪也是掌中之物。然而卻

忘記禪雖將貓說為杓子，卻也不介意將杓子視為貓。是故，彼將

一篇《碧巖錄》當作死物處理。對於如此的態度，筆者甚是反對。79

又云：

其次，禪錄中，自古雖有下語、著語、拈弄、評唱或偈頌之舉，

然而並沒有所謂的「詳解」、「解說」、「解釋」的表現，此中

實有莫大的理由。就筆者所見，禪可歸於「妙悟」二字。縱使其

中有文學，或是哲學，或是歷史，然若欠缺妙悟，就不是禪。80

鈴木氏一貫地強調禪重在妙悟。針對鈴木氏的評騭，井上秀天回應〈答鈴木

大拙居士之論評〉81 一文，認為鈴木氏把「悟境、悟境的表現及其表現的解

釋」混為一談。該文云：

所以《碧巖錄》所揭的禪的思想也有種種表現，因此其所表現的

解釋法自然也應合情合理。「其表面上的說明縱使歷史或文學上

78　鈴木大拙，〈讀現代新譯碧巖錄詳解〉，《禪道》（1918 年 8 月），頁 13-21。

79　鈴木大拙，〈讀現代新譯碧巖錄詳解〉，頁 14-15。

80　鈴木大拙，〈讀現代新譯碧巖錄詳解〉，頁 17-18。

81　井上秀天，〈答鈴木大拙居士之論評〉，收於氏著，《禪の現代的批判》（東京：寶文館，1921 年），頁

36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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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錯，也是無妨」82 之說，可說是強辯。雖有差錯，然而若能不

錯，豈非更佳。一定會錯，何以會錯？禪之妙應是在於能不錯，

就不應錯。說為錯的，豈非已是不佳的。難道禪之妙是於差錯之

中顯現？之所以差錯，豈非因於人類的無智。要言之，大拙居士

將悟境（大拙居士所謂的主觀的妙處）、悟境的表現及其表現的

解釋等三點相混為一談。83

又云：

大拙居士指出「其次，禪錄中，自古雖有下語、著語、拈弄、評

唱或偈頌之舉，然而並沒有所謂的『詳解』、『解說』、『解釋』

的表現，此中實有莫大的理由。」如此之所言，正如同在世界的

科學者將蘿蔔當作科學研究的對象之前，吾人完全不知蘿蔔與高

峰澱粉酶有關。在大學講座盛行言及蘿蔔、澤庵漬、奈良漬、豆腐、

味噌汁等的今日，大拙居士想必認為禪錄一直都是在學者的研究

範圍之外。84

井上秀天與鈴木大拙就禪學針鋒相對，鈴木氏強烈質疑井上氏理解《碧巖

錄》的態度，批評其未能靈活掌握禪的活潑精神、妙悟義諦。而井上氏則自

信自己對《碧巖錄》的詮釋契合情理。

1925 年，井上秀天在《無門關的新研究》自序云：

因其後的禪僧與居士的直譯方式，獨案內擬的提唱與著作，反而

更使愚迷的民眾墮於五里霧中，如此的作為，除了讓禪僧與居士

獲得名利上的成功之外，對於一般民眾畢竟只是有害無益。如今

82　鈴木大拙，〈讀現代新譯碧巖錄詳解〉，頁 17。

83　井上秀天，〈答鈴木大拙居士之論評〉，頁 366-367。

84　井上秀天，〈答鈴木大拙居士之論評〉，頁 37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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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禪研究完全是掙脫禪僧的一般舊套，也一併除去古人糟

粕。85

這點出井上氏撰著《無門關的新研究》，以掙脫舊套與去除糟粕的立場。

1926 年，井上秀天在《碧巖錄詳解》自序云：

超越科學、論理、理性的相對，並不是無智。說為超越富士山，

即是登上富士山，若只是停留在富士山麓，並不是超越富士山。

禪哲學是超科學的，是超論理的，是超理性的，但世上諸多禪僧

說是超越富士山，卻不知富士山，不登富士山，只是停留在富士

山麓。即使說為直覺，然此中有理性又是超越的直覺，與沒有理

性的直覺有別，二者完全不同。……禪是尊重超智識的直覺的宗

教，然世上諸多禪僧，則為無智的直覺所束。86

井上氏認為禪學是超科學的，超論理的，有它直覺的一面，並將「禪」定義

為「尊重超智識的直覺的宗教」。

1929 年，井上秀天《碧巖錄的現代解說》云：

本書《碧巖錄現代的解說》是基於上來所述的見解與確信，筆者

就古來百則公案的歷史、地理與教理的背景及其典據，盡可能予

以詳密的思索與考證而完成的。87

此意謂他長期對禪宗公案鑽研，就歷史、地理、教理的背景與依據，進行考

證與分析，偏重於禪史的研究。

1934 年，井上秀天《達磨禪の新研究》云：「筆者在研究上，不喜歡

85　井上秀天，《無門關的新研究》（上中下卷）（東京：寶文館，1922-1925 年），頁 8-9。

86　井上秀天，《碧巖錄詳解》（東京：大鐙閣，1926 年），頁 6-8。

87　井上秀天，《碧巖錄的現代解說》（東京：大鐙閣，1929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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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先人糟粕，而是念願以筆者自己的鋤鍬與力，在學術研究上開拓先人所未

履之境地。」88 井上氏試圖針對達磨禪，提出個人新穎的見解。

1937 年，井上秀天唯一發表在《南瀛佛教》的是〈關於禪宗之公案〉

一文，又批判當時臨濟宗鈴木大拙的禪學思想。該文云：

公案可說是禪的生命，禪宗尤其是臨濟宗派下的人，都對其相當

尊重，事實也是如此。……現在臨濟宗派下的人成為玩弄公案者，

與低能的禪者為對手，應該稱之為變態思索的遊戲，權威也好，

生命也好，什麼也沒有。89

可以說，井上秀天是在胡適批判鈴木大拙 90 禪學前的批評者。在此之後， 

1939 年胡適與與鈴木大拙的禪學論辯，於 1969 年才在臺灣佛教界與學術界

引起討論。91

伍、結語

東亞佛教交流史是東亞文化發展史上重要的面向，而日治時期的臺灣佛

教是邁向現代的轉型階段，在那期間臺灣佛教與日本佛教的交會，自然是東

亞佛教史關鍵的環節之一。

日治初期臺灣佛教隨著各種制度的設立與對舊慣的革新，整個佛教規

88　井上秀天，《達磨禪的新研究》（東京：學而書院，1934 年），頁 2。

89　井上秀天，〈關於禪宗之公案〉，《南瀛佛教》第 15 卷第 5 號（1937 年 11 月），頁 3。

90　關於胡適與鈴木大拙的論辯，柳田聖山在〈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說：「正當胡適在大西

洋船室中寫其不勝興奮的《海外讀書記》的那一年，鈴木大拙在倫敦用英文出版了處女作“Essays in Zen　
Buddhism：First Series”。胡適欣聞鄰國這位國際學人的大名，大概是從這個時候，於是他馬上寫篇書評，投

寄《泰晤斯報》。」（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臺北：正中書局，1990 年 1 月二版，頁 8）鈴木大

拙對此事作了些記錄，他說：「結識胡適是以文會友的開始。1927 年，胡適批判筆者在倫敦出版《禪論文集》

第一卷的書評，刊登在當時《泰晤斯報》的副刊週刊文學。」（同上，頁 11）這是兩人認識與論辯的開始。

91　參見邱敏捷，〈胡適與鈴木大拙〉，收於鄭志明主編，《兩岸當代禪學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宗教文化

研究中心，2000 年 5 月初版），頁 15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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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運作漸次變化，影響也愈來愈深。日本曹洞宗僧侶抵臺且對臺灣佛教有

過耕耘，如陸鉞巖、井上秀天等都是重要指標人物，對臺灣佛教的興革與發

展都起了影響作用。此後，日本曹洞宗於 1917 年在臺設立「臺灣佛教中學

林」；1921 年 4 月成立「南瀛佛教會」，是日治時期官方主導的唯一全島

性佛教組織，在佛教改革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綜上可知，自 1896 年至 1900 年間，日本曹洞宗重要僧侶陸鉞巖、井上

秀天，他們兩人在臺灣致力於傳教弘法。陸氏掌理大臺南的布教事業，設立

國語學校，組織臺南婦人會，成立碧巖會，主持共修會等，推展文教工作且

講授禪學，撰述禪學論著。因其德高望眾，感化力強，成效顯著。井上秀天

除了參與陸氏的布教事業外，在與陸氏返回東瀛後，於 1902 年井上氏復來

臺南並孜孜於創辦義塾，裨益於地方。井上氏之於禪學，不限於曹洞宗禪法，

而採取《新佛教》自由開放的取向，並與臨濟宗鈴木大拙論辯，展現其禪學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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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ku Etsugan, Inoue Shuten, and Taiwanese 
Buddhism──Including Their Perspective of Zen 

Buddhism

Chiu, Min-Chieh1*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exchange in East Asia 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aiwan 

Buddhism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was a stage of transition 

to modernity, the encounter between Taiwan Buddhism and Japanese 

Buddhism during that period is naturally one of the key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Buddhism. From 1896 to 1900, two important 

monks of Japanese Sōto Sect, Riku Etsugan and Inoue Shut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preaching and teaching in Taiwan. Riku was in charge 

of missionary work of Greater Tainan, established the Mandarin 

School, organized the Tainan Women's Association, formed the Biyan 

Association, presided over the retreats, etc. He promoted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work, taught Zen Buddhism, and written theses on Zen 

Buddhism. Because of his high moral standing and strong persuasive 

power, the results were remarkable. In addition to participating in Riku's 

missionary work, Inoue, after returning to Japan with Riku, he came 

*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Dean of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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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Tainan in 1902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school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ocal community. Inoue's approach 

to Zen was not limited to the Sōto Zen, but he revealed his free and 

open orientation and debated with D. T. Suzuki of Rinzai School, 

demonstrating his Zen perspective.

Keywords：Riku Etsugan（陸鉞巖），Inoue Shuten（井上秀天）， 
Taiwanese Buddhism, Sōto School（曹洞宗）， Daisetsu 
Teitaro Suzuki / D.T. Suzuki（鈴木大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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